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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登
革
熱
聯
想
到
蚊
，
也
聯
想
到

與
蚊
有
關
的
俚
語
，
而
這
些
俚
語
，

全
都
來
自
廣
東
，
可
以
說
，
蚊
，
是

廣
東
的﹁
特
產﹂
了
。

從
這
些
蚊
的
俚
語
看
來
，
廣
東
人

怕
蚊
未
必
恨
蚊
，
甚
至
不
自
覺
對
蚊
還
流

露
幾
分
憐
愛
，
有
點
無
可
奈
何
的
親
切

感
。形

容
小
孩
子
為﹁
細
蚊
仔﹂
就
傳
神
又

可
愛
。
蚊
已
經
細
了
，
還
是
細
蚊
，
多
趣

致
！
北
方
人
叫
乳
臭
未
乾
的
小
孩
為﹁
小

屁
孩﹂
也
十
分
生
動
有
趣
；
但
是﹁
細
蚊

仔﹂
來
得
比
較
形
象
化
，
親
切
之
外
，
小

朋
友
的
頑
皮
，
有
時
便
類
似﹁
蚊﹂
對
人

的
騷
擾
。
同
樣
以
蚊
比
人
，
小
朋
友
是
細

蚊
仔
細
蚊
女
，
廣
東
人
也
夠
促
狹
，
上
了

年
紀
、
囉
唆
的
老
人
家
謔
稱﹁
老
蚊

公﹂
，
囉
唆
的
老
太
婆
就
謔
稱﹁
老
蚊

婆﹂
。

一
塊
錢
，
無
論
紙
幣
硬
幣
，
廣
東
人
長
久
以
來
慣

稱﹁
一
蚊
雞﹂
，
也
有
點
奇
趣
。
奇
在
比
一
塊
錢
還

小
的
十
分
錢
是﹁
一
毫
子﹂
，
更
小
的
五
分
錢
是
久

已
失
傳
的﹁
三
分
六﹂
和﹁
斗
零﹂
，
為
什
麼
不
是

大﹁
蚊﹂
小﹁
蚊﹂
，
偏
偏
比
五
分
十
分
銀
幣
體
積

大
那
麼
多
倍
的
一
塊
錢
封
為﹁
蚊
雞﹂
呢
？
大
概
給

這﹁
蚊﹂
放
大
到﹁
雞﹂
一
樣
，
好
比
封
它
為
蚊
中

大
哥
大
吧
，
幽
默
得
也
有
點
道
理
。

除
了
形
象
化
之
外
，
俚
語
也
關
注
到
蚊
的
喜
愛
。

由
於
蚊
嗜
吸
人
血
，
靠
血
充
飢
養
命
，
嗅
到
那
裡
有

血
，
就
如
同
蜜
蜂
採
花
般
撲
過
來
，
說
人
流
血
便
是

﹁
流
蚊
飯﹂
，
血
是
蚊
的
大
餐
。

蚊
生
命
力
強
，
可
以
日
以
繼
夜
飛
行
不
息
，
永
無

休
止
，
譏
笑
某
人
做
事
不
起
勁
，
便
說
等
他
做
事
等

到﹁
蚊
都
瞓﹂
！
意
思
是
等
到
蚊
都
休
息
，
也
不
會

做
成
。
看
蚊
不
停
飛
舞
，
感
覺
蚊
從
來
都
不
會
休

息
，
做
事
那
麼
慢
半
拍
，
除
非
等
到
蚊
睡
覺
才
做
得

成
。
某
人
胃
口
大
，
明
明
要
吃
三
四
籠
大
包
才
填
得

飽
肚
，
只
給
他
吃
那
麼
一
粒
燒
賣
，
便
形
容
為﹁
老

虎
食
蚊﹂
，
照
食
量
，
那
粒
燒
賣
便
相
等
於
老
虎
眼

中
的﹁
蚊﹂
。
最
有
趣
還
是
形
容
彩
票
難
中
，
機
會

等
同﹁
跑
馬
射
蚊
鬚﹂
，
射
蚊
已
不
容
易
，
還
射
蚊

的
鬚
，
還
要
在
跑
馬
時
射
，
真
是
難
上
加
難
了
。

廣東如此多蚊

前
幾
天
剛
過
完﹁
世
界
讀
書
日﹂
，
驚
覺
當
今
中
國
人
的
讀
書
量

排
在
世
界
各
國
排
行
榜
上
的
後
列
，
甚
至
不
到
以
色
列
人
平
均
讀
書

的
十
分
之
一
。
汗
顏
之
餘
，
反
思
聯
翩
。

首
先
想
起
我
的
讀
書
經
歷
，
我
的
讀
書
生
涯
始
於﹁
亂
讀
時
代﹂
，

之
所
以﹁
亂
讀﹂
，
是
因
為
沒
有
辦
法
去
有
引
導
、
有
規
律
、
有
章
法
地

讀
書
，
在
當
時
甚
至
連
讀
書
本
身
都
是
一
種
罪
惡
。
現
在
想
來
，
社
會
的
主
流

思
潮
如
此
公
然
仇
視
、
排
斥﹁
讀
書﹂
行
為
，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只
有
秦
朝
。

我
讀
小
學
時
趕
上
了
內
地
文
革
的
尾
巴
，
一
九
六
九
年
，
老
人
家
眼
看

紅
衛
兵
們
折
騰
得
差
不
多
了
，
提
出﹁
復
課
鬧
革
命﹂
的
號
召
，
我
就
在

那
時
節
背
起
書
包
上
了
小
學
。
功
課
除
了
口
號
外
，
沒
任
何
實
質
性
內

容
，
不
是
背
誦﹁
老
三
篇﹂
，
就
是
︽
毛
主
席
語
錄
︾
。
隨
着
認
字
進
度

的
加
快
，
我
比
同
學
超
前
了
一
步
，
開
始
閱
讀
︽
毛
澤
東
選
集
︾
，
也
就

是﹁
雄
文
四
卷﹂
。
我
對
這
四
卷
的
情
有
獨
鍾
全
在
於
文
後
的
註
釋
，
讀

尾
註
讀
得
津
津
有
味
。
因
為
那
時
候﹁
破
四
舊﹂
很
徹
底
，
基
本
上
找
不

到
古
書
，
而
︽
毛
選
︾
裡
有
很
多
成
語
典
故
的
解
釋
，
我
把
它
當
故
事

讀
，
倒
也
覺
得
有
趣
，
尤
其
是
沒
人
逼
着
你
讀
，
反
倒
格
外
認
真
，
毫
不

做
假
。

很
快
，
讀
書
的
效
果
就
出
來
了
，
我
在
班
上
常
常
冷
不
丁
炫
耀
幾
句
成
語
，
用
今

天
人
的
調
侃
叫﹁
這
丫
還
會
說
成
語﹂
，
令
同
學
乃
至
老
師
大
為
驚
訝
，
歷
史
知
識

也
是
那
樣
片
段
式
地
累
積
起
來
的
。
這
也
許
是
讀
書
給
我
精
神
上
帶
來
的﹁
第
一
桶

金﹂
。

此
後
讀
書
慾
望
不
可
遏
止
，
因
為
書
的
資
源
奇
缺
，
轉
而
對
一
切
有
字
的
紙
張
鍾

愛
有
加
。
最
奇
的
是
，
因
為
父
親
業
餘
喜
歡
中
醫
學
，
我
從
他
的
書
架
上
拿
過
厚
厚

的
︽
湯
頭
歌
訣
四
百
首
︾
就
讀
。
那
是
什
麼
書
？
是
中
藥
的
書
，
有
很
多
藥
方
，
還

教
人
如
何
熬
藥
，
但
因
為
用
詩
的
形
式
進
行
描
述
，
所
以
也
成
了
我
的
獵
物
。
上
廁

所
時
別
人
扔
的
一
團
紙
，
只
要
有
字
，
趁
沒
人
時
，
我
都
會
悄
悄
地
撿
起
來
展
開
看

看
，
現
在
想
來
有
點
噁
心
。

剛
上
初
中
時
偶
遇
︽
簡
．
愛
︾
，
當
時
不
知
書
名
，
因
為
讀
的
是﹁
殘
書﹂
，
也

就
是
沒
頭
沒
尾
的
書
，
讀
這
種
沒
頭
沒
尾
的﹁
殘
書﹂
，
可
能
是
文
革
中
我
的
同
齡

人
共
有
的
經
驗
。
這
些
書
大
多
是
造
反
派
焚
書
時
的
漏
網
之
魚
，
沒
有
封
面
封
底
，

前
邊
不
知
撕
了
多
少
頁
，
後
邊
往
往
也
沒
有
善
終
，
但
居
然
也
讀
得
進
去
。
在
讀
這

本
書
之
前
，
我
已
經
有
一
些
讀
小
說
的
經
驗
，
比
如
︽
艷
陽
天
︾
、
︽
金
光
大
道
︾

之
類
，
那
些
書
裡
會
告
訴
我
誰
是
好
人
誰
是
壞
人
，
但
︽
簡
．
愛
︾
裡
沒
有
明
顯
的

好
人
和
壞
人
，
剛
開
始
我
挺
討
厭
羅
徹
斯
特
，
覺
得
此
人
對
簡
愛
太
傲
慢
，
而
且
迂

腐
十
足
，
但
看
到
後
面
，
我
逐
漸
覺
得
此
人
堅
強
異
於
常
人
，
而
簡
愛
的
獨
立
、
堅

忍
讓
我
崇
拜
得
一
塌
糊
塗
，
毫
不
誇
張
地
說
，
簡
愛
是
我
的
第
一
個
明
確
的
偶
像
。

簡
愛
和
羅
徹
斯
特
的
一
些
經
典
對
話
，
我
至
今
都
能
脫
口
而
出
。
那
些
關
於
平
等
、

博
愛
的
句
子
，
照
亮
了
我
荒
蕪
的
精
神
世
界
。

迷
戀
簡
愛
很
久
以
後
，
才
真
正
讀
到
完
整
的
︽
簡
．
愛
︾
，
才
知
道
書
名
，
才
弄

清
夏
綠
蒂
．
勃
朗
特
的
身
世
。
類
似
的
從﹁
殘
書﹂
讀
到﹁
善
本﹂
的
書
還
有
不

少
，
比
如
︽
復
活
︾
、
︽
牛
虻
︾
等
等
，
但
還
有
些
書
至
今
都
不
知
其
名
，
更
遑
論

作
者
了
。
這
些
書
像
一
個
個
孤
兒
活
在
我
的
記
憶
中
，
給
我
最
初
的
閱
讀
溫
暖
，
同

時
給
我
留
下
太
多
模
糊
而
交
叉
的
閱
讀
懸
疑
，
讓
我
唸
唸
至
今
。

所
以
現
在
我
常
想
，
文
化
蕭
條
倒
反
而
催
生
文
化
飢
渴
，
文
化
豐
富
也
許
會
導
致
文

化
厭
食
。
眼
下
書
籍
多
了
，
閱
讀
慾
卻
沒
了
，
別
說
四
處
搜
尋
，
摞
在
書
桌
上
的
書
落
滿

了
灰
塵
，
都
懶
得
翻
一
下
。
人
是
一
種
奇
怪
的
動
物
，
沒
東
西
吃
不
行
，
東
西
多
了
又

膩
味
。

現
在
我
和
我
身
邊
的
人
，
仍
然
常
常
會
互
相
打
問
：﹁
最
近
有
什
麼
好
書
？﹂
有

了
推
薦
，
也
會
買
來
，
但
未
必
都
讀
，
而
且
大
家
都
依
賴
報
紙
書
評
版
對
圖
書
的
判

斷
，
像
女
人
根
據
時
尚
版
去
選
擇
化
妝
品
、
服
裝
、
首
飾
一
樣
。

但
我
想
，
我
們
仍
然
需
要
讀
書
，
需
要
以
認
真
的
態
度
讀
一
點
認
真
寫
出
來
的

書
。

我讀故我在

在
逾
百
年
歷
史
的
古
老
劇
院
舞
台

上
，
是
一
層
層
拙
樸
的
竹
棚
，
架
上
零

星
地
掛
着
帆
布
，
穿
着
素
色
服
裝
的
旅

人
在
燈
塔
透
出
的
微
弱
光
線
下
，
從
大

海
走
向
岸
邊
，
來
到
一
個
簡
陋
的
小
漁

村
。
在
這
裡
落
腳
聚
集
、
相
依
相
助
，
幾
經
風

雨
和
變
遷
，
發
展
成
為
一
個
兼
具
歐
陸
建
築
風

格
、
又
保
留
中
國
南
方
文
化
傳
統
的
特
色
古

城
。曾

經
，
這
裡
是
一
個
靜
謐
、
安
逸
的
小
城
。

在
近
十
多
年
快
速
發
展
後
，
今
日
澳
門
雖
然
已

是
名
揚
東
西
方
的
賭
城
，
其
賭
業
和
旅
遊
業
給

當
地
人
帶
來
巨
大
的
經
濟
利
益
。
然
而
，
在
城

市
愈
來
愈
摩
登
時
，
人
們
對
小
城
的
印
象
卻
愈

來
愈
模
糊
，
許
多
伴
隨
人
們
成
長
的
東
西
在
不

知
不
覺
中
消
失
了
，
於
是
，
懷
舊
成
為
一
種
無

可
避
免
的
思
緒
。

跟
香
港
一
樣
，
澳
門
年
輕
一
代
開
始
關
注
鄉

土
，
在
政
府
和
民
間
的﹁
共
識﹂
下
，
愈
來
愈

多
回
流
藝
術
家
和
設
計
師
投
入
本
土
題
材
的
創

作
中
，
以
期
透
過
作
品
把
記
憶
留
住
，
也
把
昔
日
情
懷
帶

出
來
。

本
屆
澳
門
藝
術
節
的
舞
蹈
劇
場
︽
記
憶
藍
圖
2
︾
就
是

這
樣
的
作
品
。
這
部
由
梳
打
埠
實
驗
工
場
製
作
的
舞
蹈
環

境
劇
結
合
了
舞
蹈
、
現
場
電
音
、
錄
像
和
特
效
燈
光
等
，

把
澳
門
的
歷
史
軌
跡
帶
回
人
前
的
同
時
，
也
表
達
了
對
城

市
發
展
的
關
注
，
並
反
思
人
類
和
大
自
然
的
關
係
。

這
齣
歷
史
舞
劇
沒
有
特
別
壯
觀
的
場
面
，
卻
以
生
活
化

的
童
年
趣
事
、
細
膩
的
人
間
情
誼
和
親
切
的
傳
統
文
化
如

港
產
片
和
巡
遊
等
，
配
以
特
別
的
音
效
和
燈
光
，
將
人
和

環
境
融
為
一
體
，
也
牽
動
着
觀
者
的
心
。
我
尤
其
欣
賞
末

段
那
位
女
舞
蹈
員
以
身
體
為
卷
軸
、
緩
緩
拉
出
長
長
布
幡

的
那
一
幕
，
既
以
獨
特
的
肢
體
語
言
呈
現
歷
史
畫
卷
，
也

營
造
了
濃
郁
的
懷
舊
傷
感
，
令
人
回
味
。

此
外
，
演
出
場
地
崗
頂
劇
院
也
是
值
得
駐
足
的
地
方
。

這
座
有
一
百
五
十
五
年
歷
史
的
建
築
物
原
名
伯
多
祿
五
世

劇
院
，
乃
中
國
第
一
座
西
式
劇
院
，
屬
聯
合
國﹁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名
錄
之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的
重
要
歷
史
建
築
之

一
，
其
充
滿
新
古
典
希
臘
復
興
風
格
的
設
計
，
記
載
着
昔

日
殖
民
者
的
消
閒
足
跡
。
它
何
嘗
不
是
記
憶
藍
圖
的
一
部

分
？其

實
，
在
全
球
化
和
現
代
化
了
數
十
年
後
，
回
歸
本
土

不
但
是
一
種
潮
流
，
也
是
一
種
情
感
需
要
。
記
憶
中
的
藍

圖
永
遠
美
好
，
因
為
那
是
我
們
曾
經
走
過
的
路
，
無
論
是

舞
台
上
，
還
是
現
實
中
。

尋根之舞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每年窗外的李樹讓我領略四季的變換。每當春天
李花發白開放的時候，讓常在室內埋頭寫作的我，
感知溫暖的春天的到來。今年春天的氣溫比往年低
很多，李樹一直只是發青變綠，早該開的花一直沒
有動靜，然而就是最近幾天間，隨着氣溫的升高，
窗外成排李樹枝頭的花骨朵愈來愈含苞欲放，彷彿
一夜間，李花開滿了枝頭，李花又白了。我順口胡
謅了兩句詩「倏忽一夜春風來，成排李樹花開
白」。它和溫暖的清風、和煦的陽光，標誌着今年
姍姍來遲的春天腳步，真正的到來了。
儘管知道農民的地才種上，我卻很想去看看「野
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野草，野草也一定瘋長
的遍地都是了。去看野草需要有閒暇時間，但是隨
眼而見的李花卻是城市裡難得的綠色風景。我窗前
的李花比往年開的還密、好看，想到結果時也一定
會比往年有更好的果實，那麼今年農民的收成也不
會壞，人們一定會樂觀的。
我窗前的李樹結的李子是最大的，然而我卻沒有
得到幾個，原因是沒到成熟變甜就早被社區裡的人
明摘暗偷去了，路旁的李樹更是，我曾經下班時見
過一個又高又瘦的老大娘，手裡拿着一個不小的
筐，正在摘沒有熟透的李子，不遠處有個人還在
喊，別摘了，別摘了。
社區裡種果樹不是為了那點果實，是為了裝點小
區，是為了淨化空氣，是讓人領略棟棟高樓外的綠
色風景。如果讓果樹都結着果實矗立在我們的窗前
路邊，是不是更加好看？當然到果實成熟時才採
摘。

看着窗外的李花，我經常會想起一個歷史人物，
那就是西漢的名將飛將軍李廣。「秦時明月漢時
關，萬里長城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
陰山。」這首王昌齡的七絕《出塞》，寫的就是飛將
軍李廣。司馬遷在《史記》中為飛將軍李廣作傳，用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比喻李廣，意思是說李廣為人忠
實功績大，好比桃李一樣，自身有香甜的果實，不
用招攬，而到樹下觀賞的人多到會踩出路來。
李廣在漢武帝時多次參加抗擊匈奴的大戰役，出

生入死，殺敵很多，令匈奴人很害怕。漢武帝曾經
對李廣說過，若是在漢高祖時，李廣封萬戶侯都不
算什麼，但是由於很多原因，一直沒有封侯，而且
兩次因為打了敗仗被治罪撤職，一次險些被處死。
史載名將李廣善於統兵，武功高強，尤其精於箭
術，大家熟知的曾經有過李廣射石的典故。「林暗
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在石稜中」
這首詩寫的就是他被重新啟用為廣平太守時，夜間
打獵射虎的故事。當時匈奴人聽說李廣被重新啟用
防禦匈奴的消息後，十分害怕，一時不敢再騷擾漢
朝邊境。漢武帝組織了多次對匈奴的大戰，終於擊
潰了匈奴。
前前後後被封侯的有幾十人，但是沒有李廣。為
什麼呢？是因為客觀原因和李廣的運氣不好，也就
是時運不濟。簡單的說是有一次全軍都打敗仗，所
以自然沒有功勞可言；一次是全軍都打勝仗，但是
李廣帶領的那一路兵馬迷路了，沒有遇見敵人，所
以更沒有功勞。大將軍衛青雖然也很尊敬這位老
將，但是按照軍法應該審訊。衛青一邊讓人給李廣

送酒食，一邊讓人審訊李廣，李廣性情剛烈，再加
上當時年齡大了，感到這麼大年齡還被審問是受不
了的侮辱，就當場拔劍自刎了。
曾有古語說「自古名將如美人，不許人間見白
頭」。後代比喻古代武功高強常用的人是三國時的
呂布趙子龍，而三國時比喻的人是飛將軍李廣，大
將張飛都不敢自誇，只說真正能趕上李廣的是呂布
趙子龍。這裡我想說的是剛不失其柔，真正的剛和
柔韌是分不開的。一個真正的英雄不光要剛，還要
柔。臥薪嘗膽的勾踐、受胯下之辱的韓信才是真正
的大英雄。七十多年前的全民族抗戰，沒有堅忍的
戰爭，就沒有後來的偉大勝利。在我們這個時代也
需要堅忍，我認為堅忍是成功的一個必要條件，另
一個條件是勇氣。李廣因為過分剛烈，沒有懂得柔
的道理，所以自己走到了凋零的時候，所以有句名
言為「李廣難封」。
和「李廣難封」這句話對應的是「馮唐易老」。
馮唐是西漢的名臣，他被漢文帝啟用的時候已經七
十六歲了，到真正大用為相時已經九十多歲了，已
經不能再大展才能。「馮唐易老」說的就是有才能
的人不被重用，但是我想如果沒有才能或者是間斷
了學習的培養，到用時一無是處，更不會有所成
績。趁年輕時，我們更要勤奮學習，而且永遠不要
停止學習。
有句歌詞「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

棟樑。」如果沒有學習，沒有才能，再芬芳也不會
成為棟樑之才。每年的公務員考試，有多少人沒有
考上，有多少人沒有考好，但不要消沉。
我又想說的一個道理是蚌病成珠。是珍珠永遠是

要發光的，但是珍珠是怎麼來的？是蚌在河裡生活
時，身體中嵌進了沙粒，非常痛苦，但是激發身體
本能，分泌一種液體止痛，這種液體長期分泌包裹

着沙粒，久而久之就成了有多種用途、閃閃發光的
珍珠了。珍珠的來源最初不過是蚌本身的痛苦，哪
一粒珍珠不是由蚌痛苦地孕育而成的？而且蚌愈痛
苦，育成的珍珠愈大。這闡明的是客觀規律：痛苦
使人昇華、超越。任何不幸、失敗與損失，都有可
能成為我們有利的因素。這也是中國古代的樸素辯
證法中闡明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塞
翁失馬，焉知非福」的道理。
蚌病成珠，在人生的感悟中，或許我們不應該總

是記得那顆隱含其中的珍珠，更加需要我們記得是
那種面對痛苦、不足的態度。不同的人生態度，決
定不同的人生高度，體現人生的不同價值。面對痛
苦首先要不在乎，就是堅忍，然後更加努力奮鬥，
積極樂觀的生活，讓自己的人生得到昇華，變得充
滿不平常的意義。生活真的是一面鏡子，你對它
笑，它就對你笑；你對它哭，它就對你哭。我們對
待人生，應該在正視自己的基礎上，有效地包容命
運中的一切，提升自己，那樣才能夠建立人生的高
度、生命的厚度，所有努力絕不落空，而艱難困苦
都是命運賜給我們的財富。
「李廣難封」和「馮唐易老」是王勃在《滕王閣
序》立的名句，王勃在其中還寫道「窮且益堅，不
墜青雲之志」。中國夢是中國人的理想，也是中國
人的志向。夢想是我們的方向，無論遇到什麼困
境，都要有不失去遠大志向的勇氣，以及向更高、
更遠、更強的方向努力。要記住曾經的艱難困苦，
鑄就了中華民族苦難的輝煌。
我的目光穿過窗外，看着成排開放的李花。李花
開滿枝頭，開得燦爛，難怪用桃李芬芳比喻青春年
華。李花是我們社區裡的風景，希望我們在人生中
用努力奮鬥和堅忍，為自己的人生增添一道自信從
容生活的亮麗風景。

遼寧李花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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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就
包
含
上
世
紀
五
十
、
六
十
、
七
十

年
代
的
老
香
港
特
色
嗎
？
香
港
特
色
就
是

包
容
來
自
世
界
外
地
的
人
和
事
，
再
將
之

變
化
為
有
助
有
利
自
己
發
展
的
元
素
，
令

自
己
成
為
更
先
進
的
國
際
都
會
！
亦
只
有

這
樣
才
是
出
路
。

香港特色是包容 七嘴
八舌
小 臻

上
個
月
初
，
正
坐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聽
李
克
強
總
理
做
報
告
，

手
機
收
到
一
條
朋
友
發
來
的
微
信
：
王
大
嫂
去
世
了
。

心
裡
猛
的
一
震
，
王
大
嫂
罹
患
癌
症
，
時
日
不
多
已
是
預

料
之
中
。
事
到
臨
頭
，
心
裡
還
似
扎
進
了
一
把
松
針
，
很
疼
。

有
一
年
秋
天
，
跟
朋
友
自
駕
去
米
亞
羅
玩
。
在
路
上
，
聽
說

丘
地
村
特
別
美
。
跟
着
電
子
導
航
，
車
子
拐
離
國
道
，
開
進
了
一
條

開
闊
深
遠
的
山
谷
。
谷
中
溪
水
澄
淨
，
秋
意
濃
稠
，
用
層
林
盡
染
已

不
足
以
描
繪
，
只
是
那
一
樹
一
樹
高
大
的
落
葉
松
，
金
黃
明
媚
，
讓

人
見
之
至
今
不
忘
，
丘
地
村
便
坐
落
其
間
。
旅
途
遇
到
這
麼
美
麗
乾

淨
的
地
方
，
自
然
要
住
下
來
。

我
們
借
宿
的
這
家
人
，
只
有
夫
妻
倆
。
他
們
的
一
雙
兒
女
，
一
個

在
阿
壩
當
民
兵
，
一
個
在
重
慶
上
大
學
。
男
主
人
姓
王
，
五
十
多
歲

的
樣
子
，
親
切
質
樸
。
女
主
人
憨
厚
熱
情
，
張
口
第
一
句
話
就
是
：

﹁
這
麼
遠
的
路
來
，
我
給
你
們
先
弄
些
吃
的
吧
。﹂

入
鄉
隨
俗
，
我
們
分
別
管
男
女
主
人
叫
王
大
哥
、
王
大
嫂
。
歪
打

正
着
，
原
來
平
日
裡
，
丘
地
村
的
人
都
喚
他
們
夫
婦
王
大
哥
王
大

嫂
。
王
大
嫂
熱
情
爽
朗
未
言
先
笑
，
王
大
哥
淡
定
內
斂
炒
得
一
手
好

菜
。
最
妙
的
是
，
每
每
王
大
嫂
敘
述
一
件
村
中
趣
事
時
，
沉
默
從
旁

的
王
大
哥
，
總
能
在
關
鍵
時
畫
龍
點
睛
，
爆
出
一
句
妙
語
。
夫
妻
二

人
相
守
多
年
，
彼
此
心
性
習
性
已
經
到
了
爐
火
純
青
的
地
步
。
每
日

飯
後
，
不
分
早
中
晚
，
我
們
總
要
一
起
圍
坐
在
廚
房
的
火
爐
邊
，
聽

他
們
夫
妻
閒
話
家
常
。

王
大
哥
說
話
遣
詞
造
句
樸
拙
精
準
。
比
如
，
他
不
說
錦
上
添
花
，

他
會
說
肉
上
添
膘
。
相
較
之
下
，
王
大
嫂
用
詞
更
為
嫵
媚
豐
富
。
一

個
腳
丫
子
到
了
她
口
裡
，
也
能
層
出
不
窮
。
豬
蹄
子
叫
做
豬
腳
腳
，

她
被
石
棉
瓦
砸
傷
過
的
腳
，
被
她
叫
做
腳
爪
爪
。
諸
如
此
類
總
能
讓

人
樂
不
可
支
。

王
氏
夫
妻
的
好
，
不
僅
體
現
在
接
人
待
物
言
談
舉
止
上
。
餐
餐
讓
我
們
吃

到
喉
嚨
都
飽
脹
的
農
家
飯
，
更
是
實
實
在
在
撫
慰
了
我
們
被
城
市
糟
蹋
壞
了
的

胃
。
即
便
已
經
過
了
好
多
年
，
我
還
清
楚
的
記
得
桌
上
的
菜
式
：
藏
香
豬
腿
、

青
椒
爆
炒
犛
牛
肉
、
酸
菜
麵
塊
、
乾
煸
土
豆
絲
…
…

原
本
預
着
頂
多
住
一
兩
晚
，
結
果
美
景
如
畫
、
主
人
熱
情
風
趣
，
我
們
竟

然
住
了
一
周
多
。
眼
看
着
不
能
再
拖
了
，
發
動
了
車
子
要
走
，
王
大
嫂
不
僅
把

自
己
醃
製
的
酸
菜
裝
了
一
大
桶
，
塞
進
了
我
們
的
車
後
箱
，
又
找
來
核
桃
和
蘋

果
要
給
我
們
在
路
上
吃
。
旅
行
路
上
，
萍
水
相
逢
，
這
樣
的
情
誼
，
常
常
讓
人

既
感
動
又
溫
暖
。
人
和
人
之
間
單
純
而
美
好
的
交
往
，
不
在
於
豪
言
壯
語
，
也

不
在
於
遠
近
親
疏
。
心
懷
誠
意
，
一
茶
一
飯
，
一
菜
一
蔬
，
也
是
彌
足
珍
貴
。

只
是
如
今
，
落
了
單
的
王
大
哥
，
該
如
何
度
過
這
山
中
悠
長
靜
謐
的
時

光
？ 米亞羅的王大嫂，去了 鵬情

萬里
趙鵬飛


